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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诗与“可持续诗”

! !美 "斯科特·斯洛维克文 夏光武译 王 诺校

【编者按】随着生态文学逐步走向繁荣，国外的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日趋兴盛，目前已经成为文学研

究的显学。著名生态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伊尔说，当他在 #$ 世纪 %$ 年代进入生态批评领域时，

困扰他的问题是“有谁要听”，而现在的问题则是“怎样才能跟上这个新工作的步伐”。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对越涌越大的生态诗潮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有：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教授对

浪漫主义生态诗的研究，美国内华达大学的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对著名生态诗人斯奈德的研究，以及“生

态诗”这一术语的首先界定者、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伦纳德·西格杰对可持续诗的研究。可持续诗是当今

生态诗的一个新发展，斯洛维克在其最新专著《走出去思考》（#$$&）里对这一诗坛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

译文英文为斯洛维克教授于 #$$&年 ’ 月所作的一次大会发言，文章不仅介绍了内华达大学生态文学课

程的授课方式及主题，还通过对中外“可持续诗歌”的评介和生态思想的阐述，倡导我们关注生活中富于审美

趣味的生态体验，对于国内生态文学教育与研究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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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斯洛维克，美国内华达大学英文系教授、内华达大学文学与环境研究团队负责人、生态批评国际

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会会长、生态批评国际学术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主编；夏光武，厦门

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核心成员；王

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带头人。

对于不同的人，“生态诗”这一概念意味着不

同的东西。有些人认为这个名词只不过是 “自然

诗”的另外一种表达，暗示以诗意的文字代表自

然的现象，比如：动物、自然的力量（风、水、气候

等）以及特殊的地点或风景。另外一些诗人和学

者则认为生态诗涉及格式、体裁上的实验 （生态

诗学），通过这些实验将熟悉的人类语言转化，以

求反映和揭示特殊的地点 （例如威廉·福克斯的

沙漠诗 《读沙》），或是显现作者在延伸人类意识

限制方面的努力 （例如迈克尔·麦克鲁尔的 《野

兽语言》）。然而，关于“生态诗”，还有别的阐释方

式：把这一类型的诗歌与一个目标相联系，即用

文学的表现澄清和强化现代读者对生活中的实

际方面与自然世界之联系的认识，包括认识我们

的生活方式对当地及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后一

观点把诗歌的阅读与创作联系到所谓的 “可持续

运动”——— 现代环境保护论的一种趋势，主张严肃

地思考我们应怎样居住在这个世界，以免对我们

的生物圈有无法挽回的伤害，使其他物种无法生

存下去，甚至或许还会反而危及人类自身的长期

生存。

美国生态批评家伦纳德·西格杰在其 )%%%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23938471?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

江西社会科学 !""#$ %

!"#$%"

年出版的《可持续诗：四位美国生态诗人》一书中，

发表了其对诗人 &$ ’$ 安蒙斯、温德尔·贝里、

($ )$默温以及加里·斯奈德的认识，在当代诗歌
与可持续观念之间建立了一种清楚的关系。在这

个研究中，西格杰将“可持续诗歌”定义为“对人的

心理与自然之间互相碰撞之美感体验的文字记

录，在其中，自然保留它的自治权——— 既不受支

配，也不降低为人的内在性的表现，也不约减为人

类中心主义式观照之温和可靠的审美背景”* + ,

- .#" /。在西格杰的定义中，更重要的似乎是有助于

分辨“可持续诗”与传统的“自然诗”——— 非人类世

界的想法是自主的，独立于人类的期望与需求之

外。换句话说，即使诗歌本身的确来自于人类的心

灵，世界也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存在于真实的可

持续诗歌当中。然后，在某种意义上，可持续诗歌

的作者寻求把诗人本身（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人

类种族）置于一种与自然的其余部分比较适当的

生态关系中，而不是将人类所关心的问题作为文

本的中心议题。

在深入研究 “可持续诗”的诗人当中，($ )$
默温是以夏威夷为根据地的。在 +0##年的一次访
谈中默温详细评论了人类面对自然的基本态度，

以及人类文明全力又无情地破坏地球的趋势。在

强调培养面对自然的“敬畏感”时，默温说：

⋯⋯（我）愤怒的原因，我认为是看着我

热情关切的事物被破坏的毁灭感觉。如果我

们是如此愚蠢以至于选择去毁灭彼此及我们

自己，那已经够糟的；但是假如我们毁灭的是

这个星球整体的生命呢！我并不是在说一次

大爆炸，我说的是——— 海洋的毁灭、一个物种

接着一个物种的毁灭、森林的毁灭。这些都是

不可替代的。即使多年以后突然发现我们犯

了错，我们也无法立即挽回所有的过错。这种

敬畏感——— 似乎是我们正在失去的东西———

是生存的本质。 * + , - .+#% /

诗人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他为当今世界写诗的目

的是为了预防对这种 “敬畏感”的更进一步的腐

蚀，他使用了诗一般的语言来唤醒我们与这个辽

阔、神秘又美妙的星球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

上，这意味着经由诗歌的创作可以表现人第一次

认识世界某个方面的那种感受。一个 “啊 1哈”

——— 一个惊叹的瞬间——— 一种有着愉快发现的瞬

间。西格杰认识到“第一次看到”的诗意，有利于帮

助读者清除他们的漠不关心，同时“再修补我们与

自然休戚相关的契约”* + , - .+#2 /。

不少有关可持续性的创作用急切和严肃的语

气，向主张环境保护的学者、行动者及公共大众发

出呼吁，恳求人们考虑做出根本性的生活改变：食

用当地的食物或食用食物链中较低层的食物，也

就是说，肉类、进口食品和其他精加工原料的产

品；减少开车和飞行；修建更多的节能住房及工作

地点。一言以蔽之，少用自然资源。可持续运动实

际上建议生活方式的改革，这意味着有益的及利

他的精神。但是这样的声明与行动呼吁，倾向于以

禁欲和预警性的方式冲击读者，似乎读者需要减

少娱乐、降低生活品质——— 好像我们现在都企盼

勒紧裤带准备饥饿一样。由于这种显然是要求简

朴的信息，许多社会大众倾向于回避来自书籍、杂

志和报纸中的可持续性言论。大众宁可梦想更大

的成功与快乐的机会，虽然实现这些美梦在生态

的衰退时刻还要求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人们现

在有一种严重忽略生态现实的趋向，直到不得不

面对物质世界万分危急的变化：饮用水的缺乏、食

物的短缺、难以忍受的高油价、不适宜呼吸的空气

等。

一

为此，在这一部分，本文选取了一些有趣的可

持续诗歌，它们考察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与

探索，延续上述默温的评论去复苏我们在敬畏和

惊奇方面的能力，以期激励读者去寻求新的意识，

不仅仅寻找避免生态破坏的方式，还要追求充实

和强化想象的生活。本文所列举的可持续诗歌，来

自我的同事约翰·塞奇比尔 （一位专攻空气污染

的大气化学家）与我在任教的大学所开设的一门

课程——— “可持续文学”，我想以此证明，可持续诗

歌可以帮助读者正视那些基本的实际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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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食物、水、建筑、能源 !交通，以及生态 !污染
（我在课堂上强调的基本主题）等，而不会令人不

快和气馁。我相信这些令人鼓舞的美丽诗句，可以

帮助读者“认真关注”可持续性讯息。

加里·斯奈德的著名诗篇《品尝之歌》，第一

次出现在他 "#$#年的诗集《关于波浪》里。当时，
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尚处于初期阶段。第一个

地球日活动发生在 "#%&年 ’月 ((日。雷切尔·
卡森在 "#$(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阴郁地揭露
了农用杀虫剂的危险；保罗·埃利希在 "#$)年出
版了《人口炸弹》，可怕地预测了人口过剩而引起

的饥饿和疾病。与之相关，美国读者重新对严肃的

环境保护议题敏感起来。然而，斯奈德在《品尝之

歌》里的生态想象，却仍然赞美进食在本质上的快

乐，还结合了营养和生殖。他写道：

吃着活的草类胚芽

吃着大型鸟儿的卵

丰饶的甜蜜

包裹着婆娑大树的精核

柔声哞叫的母牛的

腰窝和大腿的肌肉

羔羊跳跃的弹力

公牛扫尾的咻瑟

吃着土壤中长成的

隆起根茎

吸取那隐藏于葡萄中

编织于空间外

闪光的

串串鲜活的生命。

吃着彼此的种子

吃

啊，彼此。

轻吻着爱人塞满面包的嘴：

唇对着唇。 * ( + , -"$# .

这首诗喷涌出丰富的感受，一开始就用与草有关

的种子（草类胚芽）以及鸟儿的卵为对句，意味着

在动植物生活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属性，同时表明

每一个活着的生物，无论植物或动物，都在“攫取

生命而生活”，即将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其他生命之

上。但是，尽管这首诗关于进食有着丰富快乐的感

觉，诗本身的架构却并不意味着过度的浪费，而是

一种维持生命所需的无意识的资源利用。相关的

短句和诗节组成了大部分的对句和三行押韵诗

句，揭示了语言和物质消耗的适度。诗人似乎在说

快乐和健康的生活并不要求过度饮食的放纵，而

宁可是一种有意识地、细致地品尝每一粒种子、每

一颗葡萄、每一张“嘴中的面包”。“吃 !啊，彼此”

这个句子以生态思想震醒了读者：进食者也注定

被吃，这就是有机世界所有生物的处境。这首诗的

最后一行“唇对着唇”（事实上也是整首诗的最后

一个诗节）将进食的过程与有性生殖联结在一起，

不过措词的深思熟虑暗示着这个过程最需留心，

应该发生在有控制的、仔细的进程中，而不是粗心

大意地放任不管。继埃利希关于人口过剩的悲痛

议题之后，斯奈德的《品尝之歌》实际上描写了生

殖和食物消耗过程，在赞美生命的同时倡导适度

的克制。

如果询问当代学者什么是当今世界最亟须处

理的生态关怀问题，许多人都会回答：“水。”在某

种程度上，今日的水危机是因为全球性的、人为的

气候改变所造成的，这意味着世界许多地区气候

模式发生了变化，例如中国西部的沙漠化及中国

东南部的洪水。关注水资源还因为人们意识到：人

口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食物的需求，但是在世界

的许多地区却不再有充足的水供给农业和畜牧业

——— 有人认为这是当今印度的具体问题。在北美，

许多城市居民显然遗忘了节约用水的自觉。大多

数人打开家中的水龙头，水像变魔术一样立刻出

现。住在私人住宅里的人们，还拥有花园中的大面

积草皮，那也需求大量的水，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

江西社会科学 !""#$ %

!"#$%"

——— 甚至在荒凉的区域也是如此。在指导我的学

生阅读那些能激励他们对于水的珍贵有更大的敏

感性的诗的时候，我喜欢提及美国作家欧菲里亚

·塞北达的一首短诗，《马上要下雨》。塞北达来自

亚利桑那州沿着墨西哥边界居住的托赫诺 &奥哈
姆族，其成长的索诺兰沙漠是美国极为干旱的地

区。《马上要下雨》首次出现在她 ’((%年出版的
《地球运动》里。

有人说马上要下雨。

我觉得不会如此。

因为我还没有感受到大地而它静止不动

如意料之中。

我觉得不会如此。

因为我还没有感受到天空有浓密的湿气

做准备。

我觉得不会如此。

因为我还没有觉得风在移动它们的凉

爽。

我觉得不会如此。

因为我还没有呼吸到风儿带来的甜美、

潮湿的尘土。

因此，确实还不会下雨。 ) * + , -’.* & ’.. /

这首短诗写的是一件平凡又平常的事情：在一个

特定的日子里是否会下雨。对一般的都市居民，尤

其是不居住在沙漠地区的城市人来说，这看起来

似乎是个无关紧要的话题——— 如果下雨了，他或

许会带把雨伞；如果没下雨，就不需要想到雨伞。

我并非想要把是否会下雨这个主题平凡化，而是

要指出雨（或一般所谓的水）在这里呈现了一种特

殊的意义：对于居住在非常干旱的地方、同时又以

务农为生的人而言，这恰恰暗示着生活与死亡的

不同。在塞北达的诗中，一个匿名的说话者不经意

地说“马上要下雨”——— 或许说话者是电视里的气

象播报员，这个人似乎并不属于这首诗的叙述者

“我”所居住的社区。然后述说者很仔细地评估了

下雨的预报，发现这与她自己在当地对即将下雨

的认知相反——— 没有地球战栗、空气变得凝重、风

也变凉、空气中带着一丝甜味等现象发生（我提到

述说者时用“她”是因为诗人的性别）。简要地说，

诗歌首先要表明的是：无论下雨与否都是极其重

要的问题，因为水本身是一种如此珍贵的、维持生

命的东西——— 绝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问题。就连

述说者所列举的下雨前会发生的四种现象，也唤

醒了北美原住民诗歌中的神圣感，因为其指出了

四种主要方向（北、东、南、西）的联结——— 原住民

的仪式通常是从对这四个神圣方向的认知开始

的。当然，关于这首微妙的小诗可以谈的还很多，

但是我认为，它之所以成为令人特别感兴趣的可

持续诗篇，就在于它清晰地展现了述说者洗练的

知识，她的物质环境以及她对于水 0雨重要性的
歌颂。真正花了时间去思考该诗的读者，会发自内

心地关注这个问题，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感受

水的意蕴及其对于生命持续的至关重要性。

在“可持续文学”课程里，我们下一步将把注

意力转移到可持续建筑，特别是威廉·麦克多诺

的绿色建筑理论，以及一些关于建筑物的畅销写

作上，后者以萨拉·苏珊卡的 《不那么大的房子：

我们真实居住的蓝图》,!""’ / 为代表。在这门课
上，每一个新单元（每一个新主题）的开始，我们都

向学生展示一首短诗，强调即将来临的主题，接着

才移往比较长、需要处理复杂主题的散文。生动的

诗歌似乎能帮助学生们以一种特别有利的方式去

赏析主题的实质性。比如说，当注意力转移到建

筑，在课堂上我们就大声朗读日本古怪的流浪诗

人木七尾写的诗。这首题为《木七尾房子的规格》

的诗，第一次出现在他 ’(#%年的诗集《打破镜子1
木七尾诗集》。全文引用太长，所以本文只引述两

小段。这部分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生态感，一种居住

在复杂又令人愉快的地球的感受：

圆形地基上的圆锥形房子像一个鸟巢———

好像美国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或是蒙

古包；

两种建筑在地震和台风时都安然无事。

建筑的物质应该丰富而且容易取得。

比如——— 竹子、西洋杉、黏土、珊瑚石、玄

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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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水泥——— 汗水、智慧和友谊。

一个微观世界———

高度一百公尺，半径一百公尺。

竹子和西洋杉为结构，

熔岩和泥土为地基

蓝花耧斗菜作地毯，

紫花九重葛为天棚。

蒲苇当顶盖；

活的，呼吸的雕像作墙——— 冬天的鹪鹩，

金黄色的鹰，

海洋的浮游生物，抹香鲸，恐龙，蝾螈，

我自己，陆地哺乳动物的代表

站在一个角落当钥匙板；

我，以及所有在齐唱的生物

心脏有节奏地跳动

卷起呼吸的旋律——— 一首证明生命

的歌曲———

整个圆顶屋听起来像竹笛风琴。! " #

$ %&’ ( )* +

木七尾意识到自己是地球的公民，并不是一个单

一、特别的地方的居民，或单一文化甚至单一物种

的代表，这给予他的诗一种辽阔的归属感。绿色

的，或可持续建筑的要素之一来自于仿生学的观

念，亦即人类的建筑物模仿自然世界的进程和物

质。在对地球栖居的赞美中，诗人想象中的“房子”

以“丰富而且容易取得”的物质建构而成，例如泥

土、花朵和草，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诗人自

己）形成住处“呼吸的雕像”作的“墙”。阅读本诗

时，可以了解到诗人并不是幻想在一个特别的地

方建造真实又实际的人类住所，更确切地说是在

宣告将整个地球作为我们的“房子”之可能性。在

想象过这座房子特别的“规格”之后，诗人经由感

悟复兴的流浪癖得出其深思的结论，他通过流浪

的生活方式指出当今世界存在一种新的归属自然

界的方式，而不是无根的状态——— 他在诗的结尾

写道：“我的心开始为一块不知名的土地而燃烧。”

! " # $ %)* + 这个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居民都正在逐渐加

快他们的流动，每一次流动，他们都可能失去一种

强烈的真实的“在家”感，木七尾的诗有助于我们

理解在地球上栖居的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

“可持续文学”课程的第四个重要议题是关于

能源和交通。实际上，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已向学

生介绍了三首诗：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火

车头之舞·序曲》、加里·斯奈德的《石油》以及威

廉·斯塔福德的《在我的自行车上或许孤独》。在

此我想发表一段简要的论述，关于斯塔福德对他

骑自行车回家的经历的强有力的抒情叙事。他把

自行车技术当作扩大和强化他与自然接触的手

段，当作欣赏他在世界真正存在的工具，而不是为

了将人与世界隔离的更加典型的技术利用方式。

这首诗如此明确而敏锐地表达了可持续使用能源

（骑自行车回家而不是开汽车回家）的愉快，以至

我不禁引用了其中的一句作为这篇论文的题目

!。这首诗表现了面对世界时内心深处的敬畏感，

这正是默温和西格杰为可持续诗这一类诗歌所确

定的属性。诗歌是这样的：

我倾听，与那高山湖泊

听雪花乘着冬天的翅膀飘落

只有猫头鹰清醒地看着，

它们雷达般地凝视并且有毛皮的双耳

警戒着。在静止中有一种意义在摇晃；

我曾经想过，在寒冷的傍晚骑车回家，

或许孤独，或许优雅，然而思索！———

我们生活中的光辉，目前还是未知

好像那些山脉，景色没有人看到。

哦，获得大赦的公民：

我们或许会死。我们生。奇迹

沿着海岸而行，强烈的风转向又突然下

降

如此明亮的光在泪水中摇曳，

而我听见一连串我喜欢听的链条咯咯

声。 ! , # $ %-’ +

回想西格杰把可持续诗定义为“对知觉、对诗人原

生态诗与“可持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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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感知的文字记录”&’ ( ) *#" +，然后再来思考俄勒冈州

的斯塔福德——— 他第一篇作品刊登在’,-.年的
《纽约客》杂志上——— 是如何颂扬这个世界重要的

可感知性的，以及这个世界本身对可感性的显示

——— 这想法来自于一个冬天的傍晚，当他独自骑

着自行车的时候。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而不是开

汽车回家，普通市民可能会贬低这种行为；与之全

然不同的是，这“古怪的”（老式的）骑自行车行动

却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去认真思考、去记录对

“我们生活中的光辉”的感受。斯塔福德说“我们的

这种生活”而不说“我们的各种生活”，意味着我们

一起处于一种生活中——— 纵使他或许“独自在他

的自行车上”，他所体验到的生命中无法抵抗的魔

力，依然包含和囊括了所有的生物——— 人类、像猫

头鹰那样飞翔和感知的生物，甚至在诗的开头几

行就活跃起来的“听雪花飘落”的“高山湖泊”。读

这首诗让我也想骑上自己的脚踏车，不仅仅出于

日常的交通，而是也试图体验一下那种意义的摇

晃，于静止而寒冷的空气中。这位骑自行车的诗人

骑行着，试图获得一种与诗中所提到的科技的友

好联结。诗歌通过提及并强有力地重复“我听见一

连串我喜欢听的链条咯咯声”，得出了这一结论。

这首诗有力地显示了一种语言，使得一般大众有

可能深刻地关注可持续性讯息。

在展开对中国当代生态诗人华海的讨论之

前，我还想提到一首诗，约翰·塞奇比尔和我用这

首诗引出我们共同合作的课程的最后一个单元，

专门讨论生态文学。这首诗，罗伯特·哈斯的《地

球国家》，首次收录于其 !""%年出版的《时间和物
质：’,,%—!""/年诗选》，并且该诗集获得了当年
的国家图书奖。这首诗有超过七页的篇幅，显然无

法在我简单的论文中进行完整的讨论，但是我想

要摘出一些简要的段落，在其中哈斯揭示了我们

人类如何无法在自然世界（全世界的一部分）里安

身，以及我们如何倾向于退缩，并用一种笛卡尔式

的、超越理性的方式高高在上地思考我们与这个

世界的关系。这首诗的开始部分如下，描绘某人

)大概是一个成年美国人 + 在暴风雨中坐在汽车

里，观察一位女学生沿着街道往前走的情形：

十月在这个星球的世纪之末。

雨水冲击着挡风玻璃。透过模糊的玻璃

看到

太平洋暴风雨带来的阵阵狂风敲击着一

棵巨大的、茅尖般耸立的

喜马拉雅雪松。下方的日本梅树

瀑布般地垂下树叶其颜色如

皮肤的古铜，如果古铜能成为皮肤。

梅树下，她步履端庄而流畅

好像地球上任何一类年轻物种，一个女

学生

穿过风中的人行道，她的秀发飞扬，

红色的书包在她挺直的背上变暗，

猛落的雨水用烟雾般的深红斑点将它弄

脏。

她是饥饿与好奇的物种的六十亿分之

一。

背包里，折角的书页，都是插图，

一本书名字像是《了解你的地球》。 & - ( ) *., +

这个特殊的女孩在北美一个特别的地点，几乎毫

无知觉地参与了地球的进程，她被太平洋的暴风

雨淋湿了，在来自喜马拉雅和日本的树下走动。她

是地球上 -"亿人中的一个，然而存在如此多 “饥
饿与好奇的物种”的事实，并不可能让她心里明白

并真正了解。我们过着自己的“饥饿与好奇的”生

活，却没有明确意识到我们庞大而众多的人类物

种每天都在变得更为众多的含义。与上文威廉·

斯塔福德诗中的述说者不同，我们不是简单地、充

满感知和清醒地存在于世界，我们倾向于快速穿

越雨幕到达工作或学习地点，带着也许有助于我

们抽象地“了解我们的地球”的书籍。

“诗歌应该能够理解地球”，哈斯由此开始了

他的诗的第二部分。回溯到 !"""年前拉丁诗人卢
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试图描绘的，正如哈斯所解

释的：“地球的某些事物超越了我们人类的戏剧”

& - ( ) */" +。但是当代的诗人却建议卢克莱修一类的诗

人，今日必须描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球，而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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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个在 !"""年以前就“充满生命”的地球。哈斯
写道：

表层土：迅速流失。河流：被筑坝和淤

塞。

鳕鱼：几乎捕尽。黑线鳕：几乎捕尽。

去堪察加半岛去西雅图和波特兰，摆动

着

顺鱼梯而上，对抗涡轮，在繁殖的区域

比人类古老得多的区域却被阻断

被人类发明的聪明方式阻断

为种植更多的谷类和强占更多的光明。

大多数古代的树林消失了，奉献给观音

和阿耳特弥斯的，奉献给庄严的众神和

女神的

在每一本适于孩子阅读的图画书里。#$ % &’" (

这首诗的前一段讽刺地提出我们人类的的确确是

自然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把自己的心灵与自然隔

得老远。我们容忍自己在远处思索我们所居住的

世界，与此同时却又采用机械和功利的态度对待

其他生物，比如我们在全球的海洋进行渔业捕

捞。当“饥饿又好奇”时，我们比自己还聪明，过度

繁殖又过度消耗，种植更多的谷物、构建更多的建

筑，为更多的电力而建造更多的水坝（为了“强占

更多的光明”），却完全不了解我们的聪明才智所

导致的未来复杂的后果。从诗中的这一观点来看，

哈斯似乎正开始一种卡森和埃利希模式的悲叹，

一种对人类破坏能力的批判。但是这首诗在第 )"
节和最后一节转到一个新的方向，当哈斯问到“要

怎么来处理我们这个物种”时，作为诗人的他指

出，我们全都是梦想家，倾向于用我们的想象力去

“超越”我们所涉入的自然世界，而不是让我们自

己从事于治疗和滋养地球的使命。“因为 *我们知
道自己即将死亡+ 所以听命于 *原子的激越舞蹈
再次发生”，他写道，“对我们来说，感觉自己的生

命是一场梦很简单”。 # $ % & ’’ (但是紧接着，在这首诗

的最后几行，他提出了想象力的另一种运用：

如此简单，在想象中，向后追溯这个故

事，

因为地球需要一个修复的梦想———

她跳着舞而鸟儿不断飞抵，

数以千计的鸟儿，密集的极地鸟群，她丰

富的生命。 # $ % & ’$ (

可持续诗——— 与更为宽泛的生态诗一样———

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准确地做到生态的重建，但是

却能激发我们对重建和修复的向往，激励我们去

探求自己在世界上的真正位置。哈斯对 “地球国

家”的延伸性思考给出一个有希望的结论。他的诗

属于我所举的可持续诗，可以容易地被 “心中关

注”；因为其虽有现实评价，却没有陷入悲惨预言

的泥淖。不同于《寂静的春天》、《人口炸弹》及其他

启示性环境保护作品潜在的、尖锐刺人的道德说

教，哈斯的作品就像其他一些可持续诗一样，以充

满希望的心理状态为示范，这也是人类面对可持

续生存采取任何积极行为的先决条件。

二

在结语部分，我要将注意力转向华海的两首

生态诗!。第一首短诗已被翻译成英文，题目是

《小海》。这首诗描绘了一幅美丽而熟悉的景象：一

群小孩在海边挖了一个洞，然后将海水倒进去，希

望创造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让海滩上的一只海

蜇能够开始新的生活。我将这首诗当作一个小寓

言来读，认为它关系到人类努力运用他们的智慧

以修正世界上的破坏性力量，无论那些破坏性力

量是由人类的科技导致的，还是仅仅由非人类的

自然进程所引起。从华海的观点来看，这些努力都

注定要失败。在《小海》中，孩子们重新在海滩上创

造出“小海”，以沙滩作为底部最后证实“漏底”，无

法存储终归要流回真实的海洋的海水。这种写实

表现证明人类企图校正自然界破坏力量的发明天

赋是有限的，同时提醒我们，人类在世界中只占有

微小的位置，应当改正我们的狂妄自大。如此看

来，这首诗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真实的生态处境，我

们不是地球的主人，而应当是地球这个多样共同

体的谦逊成员。我也读了华海另一首有趣的诗，名

为《悬崖上的红灯》，这首诗是迷人而超现实的，我

相信它表现的是人类经常坚持、急迫又无法停止

生态诗与“可持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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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欲望，这欲望催促他们奔向他们想到达的地

方。或许我误读了此诗（我读的是翻译文字），但

当我读到这些文字——— “因为你们就是世界 &世
界就是你们 &你们的快车强大有力到 &毫不在乎
地压碎我的灯 &我和树木、鸟兽们只能站在 &世界
的另一侧面”，我看到人类的欲望被表现为一列

强有力的 “快车”，它将地球的表面撕开，以寻求

欲望的终点，无论是什么也无论在哪里。这首诗

指出了人类夸大自己欲望重要性的趋向，暗示人

类不能将欲望放在适当的视域中，不能正确评价

自己，不能认识到我们（个人和全体）是地球生命

共同体的一个小部分。或许经由阅读及思考类似

的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确

切位置。

我接触过哈斯和华海的一些诗歌样本，看起

来他们明显地在向读者传达某些道德性建议。或

许这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熟

悉生态的诗人会在作品里明确有力地表达其道

德议论，除了致力于修复 “我们与自然休戚相关

的契约”以外 （再度引用西格杰的话），再次向我

们灌输面对广阔世界时的“敬畏感”，如同默温述

说过的他的目的。但是，有时即使在可持续诗的

激励人心的文字里，在更深的层面，仍有人试图

帮助读者以纯洁的敬畏之心去探索我们身为有

生命动物的存在意义。在其研究英国自然诗的著

作《大地之歌》中，乔纳森·贝特提出了一个基本

的质疑：“诗人何为？”对此，他回应说：

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虽然

他们经常试着去解释这个世界和人类在其中

的位置。他们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家，

至少从 ’(世纪以来，他们主要的关注点不是
用说教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如何生存。但是，在

他们明确表达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存在与

栖居的关系时，他们的作品通常具有独特的

明晰性或启发性。 ) % * + ,!-’ . !-! /

这也是本文所试图论述的观点。更进一步

说，生态诗歌的这一特别类型，即我们所说的“可

持续诗”揭示了选择性强 +而且经常是跨文化 /的
生活方式，其具有启发性的方面，使它可能被主

流读者接受，促使那些过着非常不可持续的、过

度消费的生活的读者，将这些难以接受的思想纳

入心中，使他们重新思考吃什么、如何用水、住在

何处、使用什么交通工具，以及他们的生活对地

球的深远影响。促使这些成为可能，就是“可持续

诗”的目的。

注释：

!本文是斯洛维克于 !""# 年 -月 ’% 日至 ’( 日在

广东省清远市召开的 “生态与诗歌暨华海生态诗歌国际

研讨会”上的发言。原文标题是“‘思索！——— 我们生活中

的光辉’：关注可持续诗歌”，译文标题由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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